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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节的项链（小说）

□ 吕翼

逃不脱的天道轮回（散文）

□陈凤兰

每一片空旷里
都住着一个天使（组诗）

□汪益民

◎每一片空旷里都住着一个
天使

一条短信发布已毕
天使舒展巨大羽翼
在大地上变幻投影

寂寞上升到一定高度
就与语言脱离接壤
天使数星星，听自己心跳
收集云彩画画
用大片小片的蓝搭积木
当天使拍动翅膀，她听见风

中的风
一枚星星的闪烁
合着自己的心跳

不可能拥有朋友圈
每一片空旷里
都栖息着一个无聊的神

◎怎样使你的美，脱离空洞
与抽象

我承认你的颜色
在一朵桃花之上
并且怀揣着
这个世上最柔软的触器

你的臂膀与指尖能使冰川融化
如果你没有
开在我露珠盈盈的清晨
也无关我独行的漆黑夜晚
那么你也仅仅是
具备一朵桃花的颜色
怀揣着这个世上
最柔软的触摸

◎黑白胶卷
白天 黑夜；黑夜 白天
开始是翻阅着你
后来我也成了其中故事

我的手指到不了封底
那是墓碑上有人写有结语：
情节虽短，感人至深

◎听海
哲学，嗯，不错
大概能将你我捏合在一起

我与世界之间的破裂
已像大水碎在海洋里

我听到的是
永无止息的涛声
像一块广硕的蓝玻璃
倒向无比坚硬的大地

◎红舞衣
一个夏天未写诗了
我的安排是
让你的红舞衣
在我心目中
再飞过几片
秋梧林与白桦树

◎结局
有时，你打开身体
让我听音乐
有时你打开锦绣灵魂
给我读诗篇

你青春的时光
像亚历山大大帝横扫战场
那么强大

现在是掘港镇的秋天了
容颜美丽，华章出众
都逝若过眼烟云

我们都臣服于彼此的善良
将鲜衣怒马归入一片桑田
在低矮的乡村升起炊烟
用彼此懂得的生活，相依为命

◎一个陌生的名字
有些名字，虽然熟悉
却并不存在于真理环节
也不能在知识的某个层次上
短暂停留

做存在的起点吧
好像也差很多
他们是常识的回音，权威的

小跟班

而你
虽然不为人所知，但在漫长

的岁月
与道说者艰苦的叙述里
你的名字会突然出现在我眼帘

或许在两场雨雪的间隙
从悠悠海岸线的某个晨昏
我迟早会将你从繁冗事物中

惊讶发觉

◎重器
一定会有许多
无聊的聚会，漫长的旅程
让我在那里一再现身

唯死亡与诗
需要松散之语，杂碎之事
层层包裹起来
如无价珍宝，像一生重器
不可轻易示人

◎夜归人
无论路途多远，岁月多深
我都是你的风雨夜归人

只是今夕，有几片雪花落在
鬓角

你在灯下赶紧用手掸了掸
竟然没能掸下来

◎流变与不变
各有各的告别仪式
丹桂选择在秋天香消玉殒两次
而香樟树叶要在春天完成新

旧交替
唯流变，亘古不变
唯死亡，无可扼杀

◎在人群中
尽管“他人”这一面毛边玻璃
只能照出模糊的自己，可我们
还是喜欢到人群里去——
失真的存在感
聊胜过独处时的恐慌

◎烟花之后
多年前遇见你的喜悦
像划过夜空的烟花，太过灿烂
以致之后的我
长期处于黑暗之中，默不作声

◎第三者
啊死亡，可爱的第三者，爱情

的集大成者
否则，明日复明日，你我相握

的手
不会如此攥紧 否则
自由无穷无尽，像海洋
我们彼此的选择，不会那么

急迫地
在小小的掘港镇
就轻易落下它靠泊的锚链

◎一个人，至少有三次死亡
肉体那么短暂
不由分说掠走每一个人

但骨骸后面的音容与声名
还有待更多暮晚擦拭
记忆 ，一点点被柔软的泥土
掩埋 洗净

唯有他（她）生前写下文字
文字里遗存的思想
时间越是广袤无垠
越像天边一颗星辰

人们抬头就能看见
夜空中有一枚
晶亮晶亮的钻石

◎源流
仅仅是被你顾盼一回
江河便丰盈
诗歌便流溢

一个人一生
便是怎么也修订不完的草稿

◎路过三角渡村
这许多开满鲜花的分岔小径
这许多烟雨蒙蒙的静静渡口

桥梁众多，有的延伸到海上
崇山峻岭之中也有栈道

皆有一种暗示，有人急切等
待着

要与我们这些遥远的游子与
过客

早日汇合

◎海边公交车站
你一转身，蛮荒之地越发幽暗
我们只能通过推测与揣度
才能意会你曾经来过海边

兴许是时机未到，我们尚不在
你拣选的花名册上
你通过比秋天还要高冷的方式
让游子在大地上行走
并默默呵护着我们的热望

如果告诉你，我因为一个数学符号
决定“弃理从文”，你一定觉得我很荒诞。

鲁迅大师是因为“幻灯片事件”决
定“弃医从文”的，我也蹭了一下经典，
想来一个文理科大腾挪？这其实还真
不是我的矫情夸张，而仅仅是三十多年
前的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

引发我泛起回忆浪花的，是一个名
叫“莫比乌斯环”的数学名称，也是电影
《流浪地球2》中的一个智慧角色，更是
人类文明的力量源泉与艺术的象征。
当电影主角马兆临走前，他留下了一个

“莫比乌斯环”的图案。这个像是横躺
着的“8”，代表了永恒、永生，代表着无
限的循环与轮回。

可惜，三十多年前，实用主义的我，
不懂得这种玄妙的符号对我有何意义。

我这个刚从乡下来到南京高等学
府的黄毛丫头，脑子里除了装了很多琼
瑶阿姨的言情小说，汪国真的纯美诗
歌，以及对鲁迅、夏洛蒂·勃朗特、海明
威等大家的崇拜与敬仰，其他方面似乎
蒙昧得像刚从原始社会穿越过来的未
开化人。什么“有机化学”“大学英
语”……这些课程，凭借我超强的记忆
力，勉强达个及格线，还不是个问题。
但“高等代数”，却成了我的魔咒。尤其
是“微积分”，我不知道，那本没什么汉
字的数学书，怎么那么像一座迷宫。每

一次攻读，我都失去坐标，不知入口，更
不知出口。

微积分课堂上，那个秃顶的老教
授，除了让我一次次理解了“聪明的脑
袋不长毛”，其他皆不知所云。那时，我
才真真切切地理解了什么叫“鸡同鸭
讲”，当然肯定不是老教授讲得不精彩，
而是我的智商已经无法理解他的精彩。
一番口干舌燥之后，教授竟然停了下来，
扫视了一圈：“大家都听懂了吗？大家还
有什么问题吗？”周围好几个同学正在

“复制”黑板上的板书，而我只有努力睁
大茫然的双眼，想要装出一副虔诚听课
的样子，但老教授的视线突然定格在我
身上：“这位女同学，你有疑问吗？”

“我……我……”我战战兢兢地起
身，身后的椅子在忽然失去重力后，

“啪”的一声竖立起来，同时“啪”的一声
的，应该还有我那脆弱的小心脏。

“你就随便问，问什么都可以，大家
要记得哟，积极回答问题和提问，我也
有加分哟！”教授这一鼓励，我立马就松
了一口气：“我想问，那无限大的符号，
为何用横着的‘8’来表示？”

老教授拿粉笔的手似乎僵住了，还
好，周遭的哄堂大笑冲淡了他的尴尬。

老教授停了一会儿，语气沉重地说
了一段话：“这些数学家的设计与成果，
我们不需要去探究它的原理与过程，你

们只要知道就好。至于为何‘8’横着
写，为何代表无穷大，也就是一个符号
而已。符号么，就像你们的名字，有什
么必然性吗？”

所有人皆不吭声，包括我。我不吭
声是我不服气，我不相信那个符号是随
意之作。高中化学老师说，“苯环结构”
就是化学家凯库勒做梦发现的，他梦见
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可惜，当时
的我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只能蔫蔫地
坐下，同时也收获了同学的一波窃窃私
语的嘲笑。

如今，我有了“百度”。三下两下就
将这个横行霸道的“8”现出了原形——
莫比乌斯环。虽然在三十多年前和现
在，我都不理解这个扭转的纸带到底有
何作用，在我常见的二维图形中，没见
过这么变态的有两个旋转维度的四维
空间。那时，几何课中的三维图形已经
搞得我够呛；那时，我还没有听刘慈欣
说过“降维打击”。在我的认知里，我与
这个变异的“8”势不两立。最终，我借
助把高等数学书后习题全部背诵完毕
的方式，侥幸及格，但我不适合学理科
的念头已经悄悄长大。

大学一毕业，我就果断转行，像大
文学家鲁迅一样，“弃理从文”。

在《流浪地球2》中，导演设计莫比
乌斯环，只是考虑流浪地球需要穿越太

阳系和其他星系，而这个过程中会遇到
很多行星和其他天体的阻碍。如果不
使用莫比乌斯环，地球可能会被这些阻
碍物撞毁或者损坏。

但我却看到了莫比乌斯环的哲学
意义，它的形态让人联想到无限循环和
永恒不变。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被理
解为“没有终点，没有起点”的符号，表
达的是无限、连续和不断重复的概念。
它也象征着相互依存和无间隔的关系，
就像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方
面，我们必须尊重彼此之间的联系和相
互依赖的关系。它还引导我们思考人
类、宇宙和自我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
所处的无限性和连续性。

就像我学了这么多年的文科，才发
现我得益的常常是我的理科思维：理
性、逻辑、有序。文科与理科就像阴阳
两极，它们本身不该分离，“孤阴不生，
孤阳不长”。所谓的科学与所谓的文学
都在探索这个世界，是在一座山上往上
爬，只不过一个在南坡，一个在北坡，总
有一天，它们俩会汇集到山顶上的金字
塔——哲学，也就是天道，是大自然运
行的一切规律的总和。

天道好轮回，我将像个好奇的小
虫，继续在艺术与科学的曲面爬行，即
便没有终点，也会乐此不疲地向前。

没有其他，爬，便是使命。

一
夜色渐浓，若菲手里的活儿才算告

一段落。单位的财务，永远有做不完的
事。出了单位，路上十多个红绿灯，像
十多个把门将军，将她和更多的车流堵
得规规矩矩。尽管骑的是电动车，但车
头车尾都有牌照，犯了规矩，都逃不脱
处罚的。

若菲拐进路边超市，买了些红枣和
枸杞。这些天，崔先林的腰总是佝偻
着，有气却无力。他在政府办后勤科工
作，在单位是勤务，在家里是顶大梁，大
事小事得靠他。到了家门前，若菲的钥
匙伸进锁孔，轻轻旋转。“喀嚓”，很好听
的声音。门没反锁，若菲吓了一跳。她
清楚记得，早上出门时，她是反锁过的。
这是她多年的习惯，虽然家里没啥贵重
的东西，但让小偷进来，总不是好事。

进屋的，会是谁呢？
客厅里黑咕隆咚。若菲轻轻放下

袋子，缩手缩脚，在鞋柜上摸到一只硬
跟的鞋。她紧紧攥住，睁大眼睛，摁住
心跳，小心往里走。

突然，一双手从背后袭来，紧紧搂
住她。

若菲大惊，把鞋子砸向那人的头：
“你是谁？我报警啦！”

那人缩回手：“若菲，你打疼了我！”
手里的鞋子掉在地上，若菲松了一口

气：“崔先林，你偷偷摸摸的，啥意思吗？”
灯光打开，崔先林站在她面前，一

脸尴尬。
崔先林揉了揉额头：“你练过武功

啊！”
若菲疑窦丛生：“咋回事吗？”
崔先林抱来一捧玫瑰递给她。那

玫瑰鲜艳无比，像是火焰燃烧。若菲要
说什么，崔先林制止了她。若菲接住那
捧花。崔先林又从怀里掏出一个精致
的小盒子，从里面取出一串项链，往她
脖子上挂。

项链是金色的，在灯光下闪烁着迷
人的光芒。

若菲更是迷惑：“啥意思？”
“若菲，节日快乐！”
“节日？啥节日？”
“今天二月十四日呢！”
情人节！若菲恍然大悟。怪不得，

今天单位里的年轻人，都提前下班。只
有她一个，坚持到把当天的活儿干完。

若菲的记忆里，除了结婚时的婚
戒，崔先林没再给她买过类似的东西。
她也从没要过。有时候，小小的失落和
内心的忧伤也会有过，但和当下的处境
相比，那算不了啥。

“哪来的钱？”
崔先林的工资卡，历来都是由她保

管。两人的工资，要应对房贷、儿子的
学费、必需的人情往来，还有各种家用，
常常捉襟见肘。

崔先林背过手，“咚咚”捶腰。
他说得含糊：“单位发了点奖

金……”
若菲责备他：“别乱花钱！”
“你嫁我都好多年了，一直是家里

的贤内助。我却没有给你过一个像样
的节，没有给过你一点像样的回报。”崔
先林搂了搂她，话语有些动情。

那一夜，若菲睡得很沉。
早上醒来，崔先林早走了。若菲起

床，将枕边的盒子打开，项链金色的光芒
胜过了窗外的阳光。她将项链戴上，在
镜子里左看右看，感觉自己高雅了不少。

正要出门，手机“嗡”了一声，是儿
子学校发来的信息。儿子在私立学校
读书，这个学期要交学费两万八千元。
这是学校第三次发同一个信息了。她
伸出手，捋了捋项链，走回卧室，将项链
取下，找出盒子，放了进去。

二
项链盒里没有发票，但有一份印刷

精美的珠宝鉴定书。按照上面的地址，
若菲来到市中心最繁华的商贸街。若
菲刚走到珠宝店的大门前，导购笑盈盈
地来迎接。

导购领着她，围着琳琅满目的展厅
转了一圈。

导购说：“姐姐，有喜欢的吗？”
若菲摇摇头，掏出那个首饰盒：“对

不起，帮助退一下。”
导购说：“姐姐，这里卖出的东西，

可以等价交换，但不能退的。”
若菲一愣，说：“那，请你看看，这是

多少钱的？”
导购接过，在电脑里输入编号，查

了查，说：“昨天才卖出去的呢！”
若菲说：“多少钱的？”
导购说：“九千九百九十九元。”
若菲吓了一跳：“这么贵！”
导购说：“这是买一赠一，两个加起

来，才这么多钱的。”
“两个？”若菲又吓了一跳。怪！崔

先林给了自己一个，那另一个呢？
若菲一时理不清，和导购摆摆手，

便出了店。
晚上下班后，若菲回到家。家里依

旧冷冷清清，她坐不是，站不是，干脆躺
在床上翻看手机。那些反映婚外情的
视频，仿佛都是为她而创作的，看得她
坐卧不安，像热锅上的蚂蚁。崔先林在
情人节买了这么贵重的礼物，而且有一
件不知下落，这可不是小事。

她倒要看看，这崔先林的葫芦里装
的是啥药。

夜很深了，终于传来开门的声音。
若菲将手机关掉，闭上眼睛装睡。崔先
林进屋，捶腰，洗漱，上床。若菲感觉他
很疲惫，心情不好。

“怎么才回家？”若菲问。
“事多。”他说。
她说：“啥事？”
他犹豫，叹了口气。
她说：“到底怎么了？”
他想说啥，顿了一下，还是没有说。

“在外面有人了？”她主动进攻。
这样重的话，她从来没有说过。
“别乱说啊！”他急了，撑起身体来，

“单位上有麻烦……”
想了想，若菲没有立即将那事抖出

来。看他急的样子，就让他再急急。至于
他单位上有啥事，她不想问。自己的稀饭
都吹不冷，哪能管别人的长三短四。

“啥意思？”他反问她，“你说清楚。”
她抿紧嘴，努力控制自己。不说，

或许比说的效果更好。
若菲没理他，他也没再吭气。
窸窸窣窣，再窸窸窣窣，两人各有

心事，在床上翻来覆去，直到深夜。
三

冷战开始，若菲懒得理他。崔先林
几次欲言又止，但若菲并不给他机会。

这天下午，若菲正在单位的电脑上
忙乎。突然，手机铃声响起。

崔先林在那头说：“纪委通知我去
喝茶，先告诉你一声。”

若菲脸都吓白了。正要问，崔先林
挂了电话。

这是一个非常意外的消息。若菲
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崔先林背着她
到底干了些什么。这些天，她隐隐感觉
到他的不正常，原来是这样。在若菲的
眼里，崔先林是个勤恳、踏实的人。他
这些年没啥建树，但也从没有给单位和
家里做过任何不该做的事。市总工会
评五好家庭，总经理让若菲填表申报。
崔先林没有同意。他说，在利益面前要
想得开、让得开，要给其他更模范的家
庭。若菲也觉得他说得对。她在单位
的财务室工作，见的钱多。但崔先林告
诉她，钱其实就是个数字，那些数字，和
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不能有非分之想。
但她想不到，也从没有想到，崔先林会
出现这种情况。她找不到谁打听，也不
能和任何人说。面对这样的事，若菲束
手无策。难熬！

晚上，快八点了。手机响起。若菲
连忙接通。

崔先林说：“带上那个项链盒，还有
身份证，过纪委来一下。”

若菲找出那个项链盒，装进包里，
迅速出门。暮色苍茫，整个城市灯火辉

煌。若菲骑上电动车，规规矩矩地通过
了无数的红绿灯。到了市纪委门口，有
人接她进了案审室。崔先林看她来，站
起来，背过手，握成拳，自己给自己捶了
几下腰。

她把那盒子拿出，递了过去。那是
一坨祸，现在看去，那么刺眼，让人极不
舒服。

纪委的同志让崔先林对项链进行
查验，签字，盖手印。同时，又让若菲签
字、盖手印。

“程序完了，没啥，可以走了！”纪委
的同志很客气：“辛苦啦，对不起。”

若菲转身就走，崔先林跟着出来。
“咋回事？”若菲逼视着他。
“单位领导出了事，”崔先林说，“我

的说清楚了。”
“那项链，看来是不干净的……除

了我，你还给谁买过？”
“这……”崔先林一愣。
“告诉我！”若菲盯着他，“另外一

份，给谁了？”
崔先林说：“情人节那天，领导给我

一万块钱，让我帮他买一串项链。领导
忙，这点小事，我当然要做好。我去店
里选好时，导购说还赠送一串等价的，
让我选。我就选了另一串……”

若菲说：“你就把赠送的那个给了
我？”

“我把两份都给领导送去，他说一
份就够了，死活要给我这份。”崔先林有
些尴尬，“想不到，就成了这个样子。”

若菲说“我就知道，你哪会把我放
在心上。”

“我知道这不太恰当，”崔先林说：
“看别人对老婆那么好，我就觉得对不
起你。但我手头……”

若菲问：“你那领导买项链，是送他
老婆？”

“先前知道了，不是。”崔先林说。
若菲跨上电摩托，朝背后努努嘴。
崔先林龇牙咧嘴，才勉强坐上：“很

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长时间给领导搞服务，崔先林的腰

都直不起来，若菲有些难受。她还不放
心：“说实话，你到底有没有事？”

“上交了那盒子，我不就没事了嘛！”
崔先林说：“这下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以后就别太浪漫了，快想办法把
儿子的学费交上。”若菲提速，崔先林身
体前倾，倒在若菲的背上。他趁势将若
菲抱住，才没有被摔下车来。

崔先林嘴里冒着咝咝冷气。若菲
知道，他的腰疼还没有好。

“回家我给你炖大枣枸杞汤。”若菲说。
在红灯亮前，他们迅速过了一个十

字路口。


